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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白纱巾 菜花金黄的时节
| 张曙 文 |

春草依然打了最便宜的饭菜，坐在食堂角
落的位置上，她刚要开始吃饭，不经意地一扭
头，便发现王霈又坐在了她后面，正在打量她。
春草避过这目光，只顾低头吃饭。春草说不清
为什么，她想看见他，又怕看见他。他的目光似
深潭，里面还蒙着一层雾，她看不清那里面藏着
什么。他稍显苍白的脸色透露出来的是一种说
不清道不明的忧郁气质，她知道这种气质对她
有着致命的诱惑。

饭罢仓促回车间，远远地，春草看到王霈指
着她用吴侬软语跟身边人说话，说什么春草没
有都听清，但有一句却清晰飘到她耳朵里：这个
女孩真好。春草便有一丝激动与紧张，她觉得
他说的是她，又不是她。这个车间里没有谁看
得起她这个外来妹，难道他除外？是的，这个车
间里还有一个女孩也看得起春草，这个女孩是
本地人，叫蔡金珍，每次去食堂吃饭，总会亲热
地和她打招呼、亲切地称呼她名字。蔡金珍长
得不难看，剪着利索的短发，看上去很泼辣。而
王霈每次在食堂吃饭总是越过蔡金珍坐到春草
后边。

春草在的工厂，是一家大型乡镇炼染厂，原
布进厂后经过染色、印花、烘干、包装等若干程
序后，出口到国外。

离开贫穷的苏北农村到异乡打工的春草毫
无工作经验，念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她也一
直以为自己是聪明的，她能想到的工作就是做
一名小学老师，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她十六岁
这一年，她会只身渡过长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打工。她也是头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笨，缝
制一个包她不知道线该如何收头，机上的一卷
布，她手忙脚乱竭尽全力，却还是卷不整齐，被
师傅呵斥着重新卷。那天下午，当又一卷布被
责令重卷，王霈对师傅说，我来教她吧。春草不
知怎地眼里就噙了泪。

春草在包装车间里整天被呼来喝去，因为
她哪一样做得都不出色，所以谁都可以使唤
她。王霈高中毕业来这个工厂干了两年，便升
为车间主任了。那天下班后，王霈把春草叫到
办公室，王霈说划码单的那个女人辞职了，他想
让春草来代替这个工作。春草知道划码单是个
一点也错不得的工作，包装工人把每一匹布的
米数报过来，然后一整箱布的匹数和米数划在
一张单子上放到箱子里，再留一份底单交工
厂。春草嗫嚅着不敢答
应，因为珠算她还是小学
时候学过的，一直没有学
以致用，她没有底气保证
不出错。她看到原来那个
划码单的女子把算盘舞得
很好看，也从没听说出
错。王霈像是看出了她的
心思，从柜子里拿出一把
算盘对她说，来，我现在就
教你。

接替划码单工作一整
天下来，春草竟然没有出
错，三天下来，她已经熟练
到能在算盘上一分钟内从
1连续加到100，连打三遍
结果也不会错。春草在车
间里算是稳定下来了，想
着在家等钱读书的弟弟妹
妹，她长长嘘了一口气。

春草清楚记得那个秋
天的傍晚，她下班后刚到
宿舍不久，来了两个厂部
保安找她，要求搜查她的
东西，声称她所在车间差
了十几米极品真丝布，有
人举报是春草偷的。保安
的叫嚣声和春草的哭声，
引来宿舍区大批工友围
观。正在两个保安粗暴地

翻检着春草的行李时，王霈和另一个保安出现
在春草宿舍，那个保安手里拿着一卷真丝布。
王霈冲着乱翻春草行李的两个保安怒喝，没经
过我同意，是谁让你们翻她东西的，这卷布是一
个打包工卷走的，已经在他家里查到了，不仅这
块布，他还卷走了几十米其他的布。你们在春
草这里翻到了什么？

第二天，厂部的公告栏上出现了偷布职工
被开除的通告，同时还有给春草的致歉信，落款
是厂部办公室。

偷布事件后一个秋雨绵绵的中午，春草去
食堂吃饭，又遇到了热情招呼她的蔡金珍，蔡金
珍脖子上围了一条洁白的真丝纱巾，洁白的真
丝纱巾把蔡金珍的几分泼劲竟然也藏起来了，
她看上去是这般纯净，春草一时竟看呆了。坐
下后，她发现王霈又坐到了她后边，王霈问，是
不是觉得蔡金珍的纱巾好看？你都看呆了。春
草不由得红着脸低了头。

两个月后，春草突然发现王霈和蔡金珍都
不来上班了。春草心里突然像被掏空了似的，
当然不是因为蔡金珍，而是因为王霈。两年来，
春草已经习惯了每天在车间里看到王霈，看到
他，她心里就不慌了，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过
多交流。

春草从同事们的口中大概了解到，王霈是
和蔡金珍同时辞职到另一个公司上班了。同事
们说，王霈起先是不喜欢蔡金珍的，但是挡不住
蔡金珍不断追求，蔡金珍每天在下班的路上等
他，还找到王霈家去玩。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双
双离开这个工厂，同事们都不明白，也说不清
楚。

很快就到了年关，工厂联系了大客车统一
送苏北工人返乡。春草收拾了所有东西，她已
经做好决定，开年不再返回了。因为没有王霈
的那个车间，她已经不想待下去了。就在离厂
前一天，她收到了一个寄给她的包裹，拆开后发
现，里面是一条洁白的真丝纱巾，比蔡金珍围的
那条还洁白漂亮。盒子里还有一张没有署名的
小卡片，上面写着一行俊逸的字：春草，你是个
好女孩，你一定会幸福的！

十八岁的春草，无比爱惜地将洁白的围巾
拿起来，围在自己的脖子上。站在异乡凛冽的
寒风里，两行热烫的泪水，在她脸上肆意流淌
……

时光匆匆，冬去春来，又是一度菜花金黄的时节，
每当人们浸润于桃红柳绿的美好春光的时候，我便会
想起童年春天的一段往事。

老家大长圩大舍头，阳山北麓南阳湖岸边的水乡
小村庄。大长圩四面碧水环绕，圩内潭塘众多，村边
沟槽相连，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童年记忆中，
每年桃红李白菜花黄的时候，是湖中土婆鱼上滩繁殖
的季节，也正是土婆鱼一年四季最肥美的时候，且这
时候最容易钓捕。土婆鱼学名沙塘鳢，也叫土虎头、
虎头呆，还有两个富有诗意的诨名，一为菜花鲈，一为
桃花痴。这时候，父亲会选择天气合适的黄昏，带着
我去村后的阳湖瓦屑滩上用搭网捕捉土婆鱼，改善一
下全家清苦的伙食。记得土婆鱼炖蛋和雪里蕻红烧
土婆鱼是菜花金黄时常做的两道菜。

直至今天，还清晰地记得父亲第一次带我春天夜
捕的往事，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经历。

仲春的夜晚天暗得比较早，晚饭前父亲细心地检
查新买的渔网，结扎好网杆，准备好了鱼篓和手电
筒。天将黑，我们草草地吃好晚饭，父亲提着渔网，我
背着鱼篓拿着电筒悄悄从后门出发了。

夜空中无数明亮的星星眨巴着眼睛，天边挂着一
弯新月，仿佛对着我们微笑传情，湖面上柔和的春风
迎面吹来，鼻孔充盈着甜丝丝的油菜花芬芳。

老家的后门外就是个渡口大码头，一般每次夜捕
都是在渡口码头下第一网。父亲挥手举起双杆下网
了，跟在父亲身后的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注目着
父亲手中的搭网。父亲熟练地迅速起网了，我打开手
电筒照着刚刚起水的网兜，眼尖的我很快发现白色的
网格上挂着两个黑乎乎的东西，在电筒光下作无谓的
挣扎，我高兴地大叫起来：“有了，有了，两个土虎头！”
父亲从码头的石阶上转过身，放低网杆，让我从网兜
里取出土婆鱼，由于我过于激动，颤抖的双手摘了几
次都没有取下挂在渔网上的土虎头，最后还是父亲帮
我，将两条土婆鱼放进我背着的鱼篓。首网开捕收获
满满，那时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

沿着湖边的瓦屑滩走十几步下一网，虽然不是每
网都有土婆鱼捕到，但是常有鲦鱼和鳑鲏或其他小杂
鱼上网，基本上很少有空网。在夜幕中不知不觉已到
村东的河滩，鱼篓里已经有八九条土婆鱼在活蹦乱跳
了。在村东最后一个水码头父亲下网了，但收网时出
了意外，网兜怎么也起不来。据父亲以往的经验一定
有什么东西挂住了渔网，硬拉起网则新买的搭网要拉
个大洞，只能下水排除挂网的障碍物。父亲放下网
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下水。春天的河水凉凉的，父
亲让我打着手电对准他下水的地方，由于村东码头水
位较深，父亲的裤子还是弄湿了，但幸运的是清除障
碍后提起搭网时，网兜里居然还有一条大土婆鱼，而
且是那晚捕到的最大的一条，父亲自嘲地说这条土虎
头也许是我弄湿裤子的补偿。

父亲收好网具，让我打开手电照着鱼篓看了看，
对我说：“阿曙，今晚收获不小，够我们开荤两天了，我
的裤子也湿了，收工回家！”

我打着手电，照着父亲拾级走上村东的大码头，
在村后的河岸上西行回家。这时候，背着沉甸甸的鱼
篓心中别提有多开心。回家路上，我心里盘算着西村
的湖边还有一大片瓦屑滩和好几座水码头，应该还能
捕到不少土婆鱼，快到自家后门口时我问父亲道：“今
晚村西的河滩还去吗？”父亲回过身摸了下我头笑着
说：“小鬼别贪心，够我们馋嘴两三天了。按理这时候
不应该去打扰捕捉它们，现在正是它们生儿育女的时
候，要敬畏自然，取之有度，改天再去村西河滩……”
父亲的话当时似懂非懂，便顺从地随父亲进了家门。

随后的几年，每年油菜花开的黄昏，都会跟着父
亲择日去村后的河滩捕捉土婆鱼，每次都是从后门渡
口码头开始下网，每次捕了村东河滩要隔几天捕村西
河滩，且有适当收获就返身回家。这个问题小时候一
直想不太明白，但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我才逐渐
明白父亲当时的道理，向自然索取资源不能竭泽而
渔，凡事只能适可而止。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
农田化肥农药使用的增加，村后河中已难见塘鳢鱼的
行踪。但是，菜花金黄时节，跟着父亲去河滩捕捉土婆
鱼的珍贵情景，将永存于记忆和偶尔的梦境中。


